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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身份：中国科幻电影的
信息科技想象
黄 鸣 奋
摘　要：“身份”是体现社会成员之归属的核心范畴，其性质在后现代语境中正
经历着从稳定、单纯、同态到流动、混杂、异度的转变。中国科幻电影以第五次信
息革命日益深入为契机，展开了有关 “超身份” （ｈｙｐ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的大胆想象。超
身份以开发信息科技的潜能为特征，主要思路有三种：一是在超常人格视野下强化
流动性，超越传统的身体、角色和记忆；二是在超常技术视野下增进混杂性，构想
超常规的身份伪装、转换与识别；三是在超常时空视野下开拓异度性，塑造时间旅
行者、空间穿越者和外星人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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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鸣奋，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所谓 “身份”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通常是指当事人
的社会定位，身份获得是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
的过程，姓名与称谓是当事人身体和身份共同
体的标识，自我意识则是当事人有关其身体与
身份共同体的观念。所谓 “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指的是确认自己身份的过程。身份可以依据所
采用的参照系区分文化身份、公民身份、民族
身份、宗教身份等类型。具备类似身份 （或互
补身份）的人组成了群体，包括存在互动的现
实群体以及纯粹统计意义上的虚拟群体等类型。
社会对其成员身份的区分、识别与管理有赖于
信息科技的支持。在后现代背景中，身份正从
稳定、单纯、同态向流动、混杂、异度转变。
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全球化所促进的人口迁徙、
后现代思潮所看重的异质存在、科技革命所展
示的多元世界等。科幻电影不仅对此推波助澜，
而且促进了超身份 （ｈｙｐ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的形成。
这一范畴是波兰学者菲利恰克 （Ｍｉｒｏｓｌａｗ　Ｆｉｌｉ－
ｃｉａｋ）提出来的。他发现许多游戏玩家拥有代
表其在线身份的化身，并将这种情况和以自我
网络化、身份多重化为特征的后现代状况联系
起来。他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不断的建构与重
新建构的状态，任何旨在凝聚的企图都只是人
类心灵的缺陷……用推理的惯用语来说，后现
代身份可以被认定是精神分裂症的。”① 本文将
“超身份”理解为体现信息科技潜能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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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１８ＢＣ０４９）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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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混杂性、异度性身份，从超常人格、超
常技术与超常时空的角度予以阐释。
一、流动性：超常人格
视野下的身份
荷兰学者莫尔 （Ｊｏｓ　ｄｅ　Ｍｕｌ）提出： “身
份现象在其历史上解释是五花八门的。该词
的语源学根源可以追溯到拉丁文ｉｄｅｎｔｉｔａｓ的
概念，ｉｄｅｎｔｉｔａｓ 又 源 自ｉｄｅｍ———意 为 ‘同
一’。在逻辑学中，该概念被用来表示一种数
字的统一。而用于人类之时，个人身份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概念指的是每一个人与他／
她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关系。身份的这种逻辑
上的原则意味着一个人与他／她自己而不是与
其他人认同。在个人身份问题上，人们常常
在物体身份与精神身份之间作出区分，因为
一个人同时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体、一种
独一无二的心灵。”① 莫尔的看法概括了传统
意义上身份的稳定性特征。与此不同，当下
信息科技的发展正在创造重塑身体、扩展角
色、虚拟记忆的多种可能性。科幻电影由此
予以推演，展示了超身份的流动性特征。
（一）重塑：超越身体的身份
身份以身体为基础 （自然条件），前提是
当事人身体的唯一性。身体与身份的一致性
是通过历次信息革命确立的。以语言为标志
的第一次信息革命使人类首次有了姓名和称
谓，身体和身份的关系因此得以进入思维。
以文字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使人类首次
得以用书面形式将身体与身份的关系确定下
来，让读者不仅知道当事人大致拥有什么样
的体貌，而且知道他们具备什么样的身份。
例如，兰州大学学者韩杰认为：“解读水浒好
汉的特异身体，需要将其当作一种具有生产
性的表征来看，它既表征着好汉这个群体的
独特身份，也表征着反叛主流价值观的作品
主题。”② 以印刷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
使人类首次得以通过大众媒体发布有关身体
与身份关系的各种信息，如通过报纸发布通
缉令等。以电磁波为标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
使人类首次得以远程实时播报有关身体与身
份关系的信息，受众因此得以从节目中知道
具备特定身份的人长什么模样、从事了哪些
活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将
数据库和人体识别技术相匹配，使社会对于
身份的管理上了新台阶。不过，新的观念也
因为网络化而形成。正如美国黑客巴劳在
《赛伯空间独立宣言》（１９９６）中所说：“我们
的身份不涉及肉体……我们的身份可能跨越
你们的诸多法律管辖。”③ 在现实中，由历次
信息革命所打造的各种媒体渗透到我们的日
常生活，不仅向其他人揭示我们的身体和身
份的状况，而且唤起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身
份的意识。例如，在 《机器魔偶》（２０１７）中，
主角安心的手机上有个程序，定时提醒他：
“安心宝贝，吃药啰。”
若论信息科技所支持的超身份，电子人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科幻电影早就对
此予以关注。例如，台湾影片 《闪电骑士大
战地狱军团》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　Ｋｎｉｇｈｔｓ　ｖ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ｌｌ，１９７６）描写邪恶集团
“撒旦组织”非法将正常人改造成电子人，激
起反抗。香港影片 《女机械人》 （Ｒｏｂｏｔｒｉｘ，
１９９１）描写殉职女警被改造成电子人之后继
续与犯罪分子做斗争。总的看来，有关电子
人的构思试图超越人与机器二元对立的身份
观。正如美国学者保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　Ｐａｕｌ）所
提出的，虚拟存在与物理存在的关系很难被
作为简单的二元来建构。与此相反，它是影
响我们对躯体与 （虚拟）身份之理解的复杂
相互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在什么程度上
体验到将我们转变为电子人 （技术的增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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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的躯体）的人机共生？①
学者李瑞清提出，身体是先天形成的，
具备单一性、固定性；身份则是后天构建的，
具备驳杂性、流动性。② 尽管如此，在科幻语
境中，身体的属性完全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转
变。信息科技正是造就这种可能性的重要条
件。例如， 《异能超模》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Ｍｏｄｅｌ，
２０１７）中设想了一款手机 Ａｐｐ，能够让用户
变脸。主角通过其更换了超模脸，获得了超
模的新身份。如果身体由先天形成转变为后
天构建，由单一性转变为驳杂性，由固定性
转变为流动性，那么，通常意义上的身份就
朝超身份转变。这种转变未必一定是顺畅的。
《黑客风云》 （２０１７）就表现了由此导致自我
认知受挫的可能性。在本片中，黑客军团的
首领多次负伤后，换脸重建身份，并逐渐对
自己的身体产生怀疑。他在片头所说：“这是
我新的脸。我不知道算不算活着，是否算是
人。”这是身份认知障碍的表现。
美国学者海姆认为：“身体的实存是第一
位的，只有身体的实存才能表明我们个人的
身份和个性。法律和道德将人的肉身认做是
某种围墙似的东西，一种绝对的边界，我们
的隐私由它建立和保护。现在，计算机网络
却将参与者的肉身在场打上了括号，肉体的
直接性既可省略也可模拟。在一种意义下，
这将我们从我们的物理身份强加的限制中解
放出来”。③ 尽管如此，在科幻语境中，信息
科技也被作为从超身份回归正常身份的手段
来构思。 《空气人》 （２０１４）可以为例，本片
中，阿明和小美因网恋而同居，有天早晨醒
来，他们发现彼此看不到对方了，只能通过
手机进行交流，最后使用手机摇一摇业务而
恢复正常联系，身体得以重新正常呈现。
在某些科幻影片中，信息科技不仅是正
常身体与超身体、正常身份与超身份之间转
变的关键，而且还产生了对于身体和身份的
诉求。 《异能机友之东京龙珠》 （２０１６）设想
手机经修复变成人样的小 Ｇｅｅ，它能说会道，
和主人李志浩一起卷入命案。《贴身萌妹腹黑
计划》 （２０１７）描写智能程序ｉＶＡ２．０因为受
到开发人员崔泽的关爱而想和他在一起，为
此，需要以他所喜欢的女性身体出现。她设
下阴谋要韩小梅将其身体让出来，但是，崔
泽没有接受她这一番苦心。最后ｉＶＡ２．０的数
据库服务器被毁灭。
（二）扩展：超越角色的身份
“角色”与 “身份”是两个与人的社会定
位相关的范畴，经常可以相互换用，但仍存
在明显的区别。学者张康之提出：“身份是角
色扮演的前提条件，但身份更多的时候只具
有标识的意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
的是角色扮演，特别是在组织之中，人们总
是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在全球化、后工业化
进程中，身份正在受到冲击，而角色的功能
则不断增强，我们正处在一个身份走向消失
的历史进程中。”④ 笔者认为：角色主要体现
当事人具备临时性、情境性和灵活性的社会
定位；身份主要体现当事人具备一贯性、连
续性和稳固性的社会定位。角色更多地和规
范相联系，体现当事人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
例如，《时空送货人》 （２０１７）描写小混混王
晓明因为获得送货人领袖的临终托付，成长
为新的控时者 （角色），承担起阻止未来超级
人工智能将制造高级机器人的秘密通过纳米
球传送到当下的任务。与角色相比，身份更
多地和权力 （或权利）相联系，体现当事人
所能发挥的主动影响。例如，在 《天才Ｊ之谜
题里的倒计时》 （２０１８）中， “撒旦”顾先生
因为通过教师联合会获得了监考的身份，得
以在中考考场偷偷拍下考卷，传到家中让电
脑破译。在 《天才Ｊ之致命推理》（２０１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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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警组织官员陈深偶然被人类宇航员所
救，回来后以特别行动组组长的身份接管天
眼系统，制造借口送阿Ｊ进精神病院监狱，并
建立排污组织，防止撒旦运用偶然公式杀人。
身份与角色的统一反映了人作为有生命
的存在物所固有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某些特殊身份是由信息科技
赋予的，像网络用户、手机用户等就是如此。
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的权限，体现出赛伯
世界中的身份区别。以信息科技为中介，具
备特殊身份的用户可以将其影响力扩展到相
关媒体所及的领域，像当下媒体大亨、网络
大Ｖ等就是如此。科幻电影对此做了进一步
描绘。例如，在 《天生幻想狂》（Ｉ　Ｌｏｖｅ　Ｆａｎ－
ｔａｓｙ，２００８）中，未来时代的数码秘书 Ｔｒａｃｅｒ
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作为其主人的吴
涛因此成了万能统治者———微客 （Ｖｅｅｋｅｒ）。
反过来，如果要想通过媒体对公众或其他人
施加影响，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海
带》 （２０１７）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在本片中，
主角卫仁磊获悉海带星人可能在１２月１３日入
侵地球，想通过网络提醒公众应对。他尝试
以政府特工、商业网站的口吻发布，均告失
败。最后他改用精神病人的口吻，才成功发
出。本片明显以此讽刺当下在线媒体的信息
过滤机制 （越是荒唐的事情越能通过审查）。
身份与角色的错位体现了当事人的自我意识。
例如，《智能天使》（ＡＩ　Ａｎｇｅｌ，２０１７）的主角
郑乐自视甚高，他想当一个伟大的程序员，
但求职面试屡屡受挫，只好当了快递员。他
自嘲地称自己找工作不是为了面试，而是拯
救人类。他的手机铃声很独特：“爷爷，你孙
子来电啦！”由此看来，所有给他来电话的人
都变成了其孙辈。
所谓 “超越角色的身份”是指不受当事
人原有角色规范约束的新身份，科幻影片中
常见的超级英雄可以为例。信息科技可以为
打造超级英雄服务。例如，在 《王者游戏：
觉醒》（２０１８）中，电竞好手常瞬在观看已牺
牲的老队长留下来的手机视频过程中受到激
励，决心成为老队长所希望的新队长，带领
队友投入与人工智能病毒的决战。信息科技
也可以造就超级英雄之外的其他超身份。例
如，《七十二变》 （２０１７）描写一个男孩借助
神奇手机变成 “撩妹高手”，体验极乐，不料
卷入巨大阴谋，关键时候手机耗尽电能，他
必须与时间赛跑以求生。《绝色天使之神秘代
码》（２０１７）也有感情受挫男孩因偶得神奇手
机而成为 “绝世暖男”的构思。在 《雷霆出
击：傀儡游戏》（２０１８）中，公元２０５９年科学
家发现一种可以直接影响大脑的电磁波生物
电流。高科技组织利用它开发了 《傀儡游
戏》。它吸引手机用户登录，将玩家分为白傀
儡与黑傀儡，前者致力于拯救罪犯，后者则
致力于消灭罪犯。若启动其中的 “傀儡制裁
者”，那么，附近的玩家就登时变得目光挺
直，按照手机发出的指令行事。启动 “傀儡
制裁者”者的人还可以用它杀死当时正接听
电话的人，并选择其死法。这种超身份令人
感到恐怖。
（三）虚拟：超越记忆的身份
在心理的意义上，身份是以记忆为基础
的。正因为有了记忆，当事人才能意识到
“我是谁”。如果丧失记忆，那么，往往意味
着自我迷失。不少电影将失忆者寻找原有身
份当成构思的切入点，像香港电影 《我是谁》
（Ｗｈｏ　Ａｍ　Ｉ？，１９９８）就是如此。在本片中，主
角杰克遭受陷害，因有人蓄意制造的飞机失
事而失去记忆。他侥幸逃生之后，深入调查
案情，逐渐恢复记忆，为死难的战友报了仇。
信息科技是在满足对社会交流与社会记
忆之需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论是基于
语言、文字、印刷术、电磁波或计算机的媒
体，都是信息科技的产物，也都是社会记忆
的支持条件。对于个人而言，掌握媒体应用
技能是克服自身记忆局限的心理条件，所谓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说法正体现了这一
点。就记忆强度而言，往往是越重要的人物、
事件或身份被记得越牢靠。如果连最重要的
亲友、事件或身份都被忘记，那么，当事者
的心理能力显然已经濒临失常。短片 《吃纸
的人》（２０１３）就是据此构思的。主角叶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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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掉纸，就可以记住纸上的内容。他因此
成名、发财，但由于过度依赖上述异能而导
致大脑记忆功能退化，最后忘了家门，忘了
朋友，甚至忘掉了自己最爱的女人的样子。
在某些情境下，信息科技有助于扭转人的心
理的 失 常 状 态。例 如，在 《黑 客 风 云》
（３７．５％Ｉｎｈｕｍａｎ，２０１７）中，机械师林话为
身体修复后的季云播放视频，唤起他的记忆，
使之明确自己作为黑客组织首领的身份。
所谓 “超越记忆的身份”，主要是指当事
人通过想象假定地认为自己是谁，获得某种
相对虚拟的身份。信息科技对于这一意义上
的自居身份起重要的支持作用，因为它们往
往导源于某种与媒体相关联的体验。例如，
人们可能因为阅读小说、观看影视、玩网络
游戏而认同其中的特定人物。在以非线性为
特征的新媒体方兴未艾之际，阿斯科特提出
了 “非线性身份”的观念，并做了这样的界
定：“我连接，因此我具多重性” （Ｉ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　ａ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１９９６）。① 这种非线性
身份以模糊化、空洞化、流动化为特征。在
科幻语境中，“超越记忆的身份”产生了新的
可能性。例如，对于虚拟人而言，其身份不
是以所经历的事件、所积累的记忆为基础而
形成的，而是由程序开发者赋予的。成为虚
拟人可能意味着忘却现实、遗忘过去、获得
超越记忆的身份。例如，在 《虚拟情人２》
（Ｃｏｄｅ：ＦⅡ，２０１７）中，虚拟美女要求被诱导
到游戏世界的玩家范建南忘却过去，但却最
终失败。对于本真人而言，由于原有记忆被
篡改、抹去、植入、重塑等原因，也可能产
生身份变动。例如， 《异能男友》 （２０１８）描
写某科技公司开发异能头盔，不仅利用用户
记忆和欲望生成场景，而且可用来实施人脑
控制。
在信息科技支持下，我们正进入多种智
能生命并存的时代。与之相关的身份问题早
就为科幻电影所关注。例如，香港与日、美
合拍片 《阿童木》（Ａｓｔｒｏｂｏｙ，２００９）的主角是
一个因复制某男孩而问世的机器人。他发现
自己毕竟无法取代男孩在其父亲兼发明家心
中的地位，便出发去寻找新身份，终于成为
英雄。《分体９号》（２０１８）中，开发者想将用
来治疗植物人的９号机器人打造成人类第一个
有公民身份的分体，但发现分体形成独立意
志，不受控制，就想通过杀死与之存在精神
联系的本真人来杀死分体。
二、混杂性：超常技术
视野下的身份
就管理而言，社会成员的身份是相当复
杂的系统。在人口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身份管理以基于血缘的识别技术为基础，
如滴血验亲等。在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的
时代，社会流动由于分工发展、经济扩容、
贸易兴盛等原因而趋于频繁，身份管理不
得不引入新技术，在奴隶或罪犯身上打烙
印，让官吏穿起制服，建立户籍档案，使
用虎符、令牌、委任状等，均可为例。在
精神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围绕身份而
建立的内在认同比外在标识显得更为重要。
身份管理一方面延续基于身体的思路，推
出了身份证、生物特征数据库、人脸识别
等技术，另一方面深入到信息科技所开拓
的新领域，将用户地址追踪、人肉搜索等
也纳为题中应有之义。科幻电影将变种人、
电子人、机器人、生化人、类智人等都当
成智能生物，赋予相应的自然特征、社会
地位和心理要素，从而展示了超身份的混
杂性特征。对此，可以从相关的身份伪装、
身份转变与身份识别来把握。
（一）高仿：超常规身份伪装技术
对于人而言，身份伪装技术的要旨是隐
藏特定身体及其真实标识的一致性，而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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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标识 （或另一种身体取而代之）。至少存
在如下可能性：一是冒充，即以其他身体谎
称是特定标识所对应的本真身体；二是乔装，
即以其他标识替代本真身体所对应的固有标
识而避免暴露。例如， 《超能特务》 （２０１６）
中主角通过注射生成仿真人皮，改变容貌，
从而得以用新身份从事活动，为其妻儿复仇。
除此之外，当下信息科技中包含了对文本的
伪装技术，如叠像 （将文本隐藏在若干风景
画中）、替声、加密等，主要用于保障信息
安全。
所谓 “超常规身份伪装技术”至少包含
如下涵义： （１）适用于人类与其他智能生物
之间相互冒充的技术。例如，香港影片 《机
器侠》 （Ｋｕｎｇｆｕ　Ｃｙｂｏｒｇ，２００９）既描写了机
器人假扮人类警察上岗，又描写了人类警察
死后转变成电子人履职。为避免引发公众恐
慌，他们都不敢以真实身份出现，而是采取
伪装措施。 （２）人类之间利用高科技手段乔
装或冒充的技术。例如，《黑客风云》（２０１７）
描写黑客变色龙群体利用无人机、遥控车等
设备侵入目标公司，用手机摄 像 头 拍 摄
Ｔｈｒｕｍｐ　Ｂ高管的虹膜照片，加上她的指纹
泥，作为生物密码进入公司的绝密实验室。
在移动互联时代，信息科技为身份的伪
装和反伪装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科幻电
影也描绘了身份伪装者被戳穿的情景。例如，
短片 《逐爱之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ｂｙ　Ｌｏｖｅ，２０１２）
描写插画师李惠试图根据一张模糊照片找回
真爱。一个胖子冒充照片上的人，准备引诱
她，二人即将接吻时，他口袋中的手机振动
起来，原来是其妻来电话。于是，这家伙的
身份被戳穿了。在 《绝色之战》 （２０１６）中，
“末罚兵团”的队长白炙率领其队员潜入罗刹
组织以摧毁其虚拟记忆实验室，却由于内鬼
作祟而不幸落入陷阱。经过一番在虚拟记忆
实验中的 “自相残杀”后，他们最终恢复了
原有的真实记忆，并揭露了内鬼。
（二）骤变：超常规身份转换技术
身份转换技术的要旨是改变特定身体与
其标识的对应关系，如改变公民身份、民族
身份等。有关思考由来已久，如先秦时期的
庄周梦蝶等。数码游戏的开发也为有关身份
转换的实验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已经出
品了数十部以游戏为题材的科幻电影。其中
较早的有台湾影片 《黄金岛历险记》（Ａｄｖｅｎ－
ｔｕｒｏｕｓ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Ｉｓｌａｎｄ，１９９６）、香港影片 《想
飞》 （２００２）、大陆短片 《李献计历险记》
（２００９） 等； 晚 近 的 有 《疯 狂 电 玩 城 》
（２０１７）、《极速游戏》（２０１７）、《杀码特工队》
（２０１７）、《天穹之幻境重生》 （２０１７）、 《网游
之虚幻人生》 （２０１７）、 《ＶＲ 推理战记》
（２０１８）、 《破梦游戏》 （Ｄｒｅａｍ　Ｂｒｅａｋｅｒ，
２０１８）、《时间逆流》（２０１８）等，主要由大陆
出品。其中有些将超常规身份转换作为意淫
来描写。例如，在 《造梦游戏》 （２０１８）中，
主角为争取保单而参加富豪何遇的生日宴会，
委曲求全，心情不爽，酒后出车祸。在ＩＣＵ
病房他幻想自己进入造梦游戏，锦衣玉食，
安富尊荣，和前女友缠绵后去世。但时间又
反转，显示出他回光返照的迹象。
除游戏之外，科幻电影还构想了其他一
些超常规身份转换技术。例如，香港影片
《童梦奇缘》（Ｗａｉｔ　Ｔｉｌｌ　Ｙｏｕ　Ａｒｅ　Ｏｌｄｅｒ，２００５）
描写私生子因亲妈自杀而怨恨父亲及其妻子，
在流浪中接触神秘老人发明的催生药，一夜
成年，以新身份体验与同学、老师、家人的
关系，但因迅速衰老、无法逆转而倍感余生
之宝贵，回归家庭，取得谅解。上述转换技
术可以归入生物科技范围。下述例证则加入
了信息科技的因素 （即指令）：在 《太空熊猫
历险记》（Ｓｐａｃｅ　Ｐａｎｄａ，２０１３）中，基因怪兽
使用 “基因异变”的指令实现了正、反派群
体的身份交换，将自己及手下的五大鼠王变
成熊猫宝贝，计划到熊猫王国篡位夺权。太
空熊猫及小伙伴被上述指令封印，变成了老
鼠，只是由于熊猫公主到来才获得解救。《虚
拟情人》 （Ｃｏｄｅ：Ｆ，２０１６）构想了一种能够实
现本真人与虚拟人相互转变的技术，并将它
和婚姻出轨结合起来予以描写。某公司职员
叶山因妻子韩淑君是空姐经常外出而不堪寂
寞，就尝试手机所提供的 “虚拟情人”服务，
·５３１·
超身份：中国科幻电影的信息科技想象
以为在赛伯世界中偷欢只是精神出轨，既而
悔之。韩淑君也曾因上述服务而 “红杏出
墙”。此时，他们各自的情侣Ｆ与Ｓ出了个解
脱的主意，即读取每个虚拟情人背部都有的
ＱＲ　Ｃｏｄｅ，然后在手机上用终极解码器删除。
叶山和韩淑君都照办了，没想到受骗上当，
自己变成了虚拟人，在赛伯空间中绝望地隔
着无形而又不可逾越的墙相互呼唤。Ｆ与Ｓ则
都变成了肉身人，原来，他们是一对夫妻，
曾有过快乐的时光，但由于相互猜忌，就付
出被虚拟化的代价。如今，他们为了拯救自
己，牺牲了另一对夫妻。
（三）透析：超常规身份识别技术
所谓 “身份识别技术”至少有三种不同
含义：一是针对身体而言，重在判定身体、
身份和标识的一致性，像如今流行起来的
“刷脸”就是如此；二是针对文本而言，重在
判定作者的具体身份，像２０世纪中叶就已经
用来分析莎翁戏剧、《红楼梦》作者的用词习
惯统计术就是如此；三是针对自我而言，重
在判定当事人在具体情境中应有的立场和表
现，像社交中的印象操纵分辨就是如此。以
下所取的主要是第一种含义。
身份识别通常的做法是采集特定身体的
某种 （或某些）生物学信息 （如身高、体型、
相貌、血型、指纹、ＤＮＡ 等），和事先保存
在当事人印象、群体记忆或专题数据库中的
相关信息加以比对。神话、传说和童话中都
涉及过用于辨识身份的特殊工具和技术，如
照妖镜、水晶球，以及滴血验亲等。某些故
事正是围绕身份辨识而构思的，如 《西游记》
中辨别真假美猴王等。它们至今仍给科幻电
影创作以启发。例如，《丑小鸭历险记》（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ｇｌｙ　Ｄｕｃｋｌｉｎｇ，２０１６）中
的乌鸦长老用水晶球甄别来自月亮的机械鸭
的身份，并预测其未来。
现阶段最常见的身份识别技术是和身份
证相联系的。即使在科幻语境中，身份证仍
然有其用途。例如，香港影片 《星际钝胎》
（Ｔｗｉｎｋｌｅ　Ｔｗｉｎｋｌ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Ｓｔａｒ，１９８３）描写警
察查验身份证。 《干掉小明》 （２０１６）描写新
生入学时拿出身份证向室友介绍自己。
除此之外，科幻电影还构想了某些超出
当下技术水平的身份识别技术。例如，在
《黄金十二宫》 （２０１６）中，人类反抗军成员
周小Ａ随身携带一种目镜状设备，可以辨识
来人身份。不过，它仍存在局限，未能认出
标识为 “人类”的俊凯、岳欣桐其实是为机
器人效劳的 Ｋ 组织成员。在 《异能学姐》
（２０１７）中，整合了身份识别技术的手机应用
程序居然能够左右人的生死。 《夺命黑金》
（２０１７）之中出现了一款能够预知凶案发生的
智能手机，它是以前瞻性身份识别为基础而
开发的。
以上所说的三种技术是相互联系的。在
现实情境中，身份伪装技术所蕴含的是身体
与身份之统一的欺骗性，身份转换技术所突
出的是身体与身份之统一的情境性，身份识
别技术所强调的是身体与身份之统一的必要
性。在科幻情境中，上述三种技术实现了超
常化，亦即超出现实技术所达到的水平、超
出现实技术所涵盖的范围、超出现实技术所
发挥的功能。至于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虚拟
社区、身份管理的前景，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异度性：超常时空
视野下的身份
现实社会的身份系统是在四维时空中形
成与发展的。其中，时间维是不可逆的，空
间维由三个向度构成，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相适应。就此而言，传统身份虽然划分为不
同类别，但在总体上是同态的。如果由于技
术发展等原因，时间维变成可逆的、空间维
超出现实范围之外，或者时空以异星为本位，
那么，就形成了超常时空。与之相适应的超
身份具备异度性，后者包括时间意义上的异
辰性、空间意义上的异域性和星球意义上的
异源性，分别见于时间旅行者、空间穿越者
和外星人等。他们都是深受科幻电影编导青
睐的对象。
（一）异辰：作为超身份的时间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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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旅行者的特征之一是兼有属于不同
时段或历史时期 （“异辰”）的身份。他们若
由过去来到当下的话，那么，是兼有过去时
代的身份、当下时代的身份；如果由当下前
往未来，是兼有当下时代的身份、未来时代
的身份，以此类推。时间旅行在现实生活中
还不具备可行性，在科幻语境中则展示了多
种可能性，我们可以从如下三种角度加以考
察： （１）自然定位，主要看时间旅行者是用
原先的身体前往异度时间 （若伴有空间运动
的话，那么是前往异度时空），或者是在异度
时空中找到其他 （人）的身体托寓。在前一
种情况下，时间旅行者原有身份起主导作用。
在后一种情况下，时间旅行者往往同时具备
了被托寓者的身份。 （２）社会定位。主要看
时间旅行者是否、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
式参与异度时空的社会生活。他们可以保持
超然状态，也可以在异度时空中扮演各种社
会角色；可以浅尝辄止，也可以深度介入；
既可以按原先时空的模式和规范行动，也可
以取法异度时空的模式和规范。 （３）心理定
位。主要看时间旅行者是否对自身的多重身
份具备自觉认识。他们可能完全不清楚自己
的来历，也可能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和使命，
或者正在经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反之
亦然。
时间旅行不仅涉及作为交通工具的时间
机器，而且涉及作为通讯手段的信息科技。
香 港 影 片 《无 限 复 活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ｉｍｅ
Ａｒｏｕｎｄ，２００２）早就描写了时间旅行者与当下
人之间的通话。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手机可
能拥有不同的功能。短片 《变幻的年代》
（２０１１）描写高中生英子与其情侣因１９７７年高
考成绩悬殊走上不同道路，毕业时有人送英
子一部三星智能手机当时光魔法棒，据说有
三次使用时光胶囊的机会。后来，已经成家、
有孩子的英子思念与当年男生的旧情，但三
次机会都已用完，找到学长想重安软件，却
被告知说这样作弊骗不了人。《朋友圈灵异事
件》（２０１７）将手机当成了时间机器，只要点
击微信，便能进入图标所对应的那一天。上
述两部影片中的手机主要作为时间机器起作
用。短片 《时光密语》（２０１４）主要内容是最
初的 “我”对迷失的 “我”的内心呼唤。短
片讲述一个无限期加班濒临崩溃的女孩，偶
然发现年轻时的一个旧手机，并因此与过去
的自己进行穿越时空对话，重温青春的热血
和梦想，找回最初的自己的故事。《网游之梦
回诸仙》（２０１６）描写时间旅行者不知道手机
用法，闹出笑话。尽管如此，乔盈盈仍然将
手机给了经过学习已经知道其用法的时间旅
行者傅云天，希望他回到过去后给自己发短
信。《时空游戏》 （２０１７）描写当事人让家里
将曾祖父的照片用手机发来，以确认时间旅
行者的身份。上述三部影片中的手机主要作
为通讯手段起作用。除此之外，手机还可能
存在其他用途。例如， 《我的机器女友未成
年》（２０１７）描写未来科学家白帅派第一代智
能机器人萌七七从２０７６年穿越到２０１６年执行
任务。她不吃饭，吃了白帅童年的充电宝，
还要吃手机 （手机成了食物）。《超能萌女友》
（２０１８）描写曹小铭将所造机器人小夏穿越回
传到３０年前，当时２２岁的他收留了她。他们
一起玩手游，在娱乐中生情，手机成了定
情物。
时间旅行使当事人在原有身份之外增加
了新的身份，形成 “时间旅行者＋本真人”、
“时间旅行者＋机器人”之类复合体。存在两
种可能的状况：一是不同时段无法通联，那
么，时间旅行者无法同时履行对应于两种不
同时段的职能，超身份只能是以某种时段为
主的身份。例如， 《机器男友》 （２０１７）描写
了一个从未来穿越回当下、忠心耿耿守护漫
画家辛西娅的机器人 “王子”，和她那不忠的
男友、歌手林峰发生冲突。机器人告诉他：
自己就是未来的他，是因为不珍惜与辛西娅
的感情，才中了一条他们从女巫那儿买来的
项链的诅咒，变成了机器人。林峰因此悔
悟。本片是以当下时段为主构成的。二是不
同时段可以通联。那么，时间旅行者得以同
时保有在不同时段中的多重身份。对此，
《古着商店之天启大爆炸》（Ｔｈｅ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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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ｔｏｒｅｓ，２０１９）提供了例
证。本片描写未来诺亚反抗军可以通过一台
时空机器和到达明代北京城的周武少尉通话。
周武因此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双重身份：一
是明代燕明千户，二是未来诺亚反抗军的军
官，穿越到古代完成任务。或许由于跨时空
通信系统起作用的缘故，他更自觉地扮演后
一种角色。
（二）异域：作为超身份的空间穿越者
空间穿越者以涉及不同空间中的身份为
其重要特征，即异域性。他们可能羁留于新
的空间，在那儿获得、认同并恪守新身份；
也可能心系于原有空间，葆有、维护并强化
旧身份。关于信息科技与空间穿越的关系，
科幻电影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以下就与手机
相关的两种情况予以说明。
一种是已知空间与未知空间之间的穿越。
《食人岛》（Ｇｈｏｓｔ，２０１６）描写一群人因收到手
机短信邀约而登上某东海小岛，那儿的山洞
堆着累累白骨，水潭冒着有毒气体。这些空
间旅行者几乎都被原有身份所累。 《时空终
点》（２０１８）描写新娘袁小心在婚礼上听到新
郎王翰接到称之为老公的女子来的求救电话，
愤而出走，进入有莫比斯环特征的岛屿探险。
与她同行的四个人都陷入了时间循环，因此
被作为时间旅行者的新身份所累。只有袁小
心一个人跳出循环逃出来，悟出那个电话是
自己在另一个时空时所打，明白当初自己错
怪了王翰。在上述两部影片中，手机信号都
被当成了空间穿越的缘起，或者说是危机
之源。
另一种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穿
越，科幻电影中不乏此类描写。例如，短片
《如果遇见》 （２０１０）描写女生摆弄已故男友
的手机，好友拿过手机为她拍照，她竟然因
此进入手机里的世界。 《星语心愿之再·爱》
（Ｆｌｙ　ｍｅ　ｔｏ　Ｖｅｎｕｓ，２０１５）描写在校学生王鹏
鹏开发出智慧城市中与自己对应的虚拟人，
以满足陪伴在异地的女友的需要，意外死亡
后作为虚拟人复活。 《时间逆流》 （２０１８）描
写特工欧阳受命担任早衰症患者、１３岁女孩
飞儿的贴身保镖，遭到追杀。他追踪飞儿的
身世，发现自己居然是游戏设计师的虚拟自
我，而飞儿是设计师以女儿为原型造出来的。
虚拟欧阳激励真实欧阳夺回被其好友豪取的
游戏所有权和妻女，真实欧阳则支持虚拟欧
阳打败游戏中反人类的匪徒。二者之间的联
系，同样诉诸手机。
人们可能由于空间穿越而丧失原有身份。
例如， 《破梦游戏》 （Ｄｒｅａｍ　Ｂｒｅａｋｅｒ，２０１８）
描写游戏 《万梦千魂》的投资方为维护产品
信誉，蓄意隐瞒内测阶段有玩家被困在游戏
中的事实，使这些人在虚拟世界中丧失身份，
在现实世界中被关在内测室。人们也可能由
于空间穿越而获得新的身份。例如，《美少女
战队》（２０１７）描写女生罗罗从现实世界穿越
到游戏世界，组织战队，打败统治一切的游
戏程序阿瓦隆，成为玩家的救星。在 《王者
游戏：觉醒》（２０１８）中，人工智能用病毒控
制人类的大脑。只有从现实空间穿越到虚拟
空间、在电竞场上幸存下来的好手对病毒免
疫，能够肩负起和ＡＩ战斗的历史使命。竞技
的目的是通过死亡接近真相，在生死之间获
得新身份———竞技者。
除上述之外，空间穿越还可能发生在明
物质世界与暗物质世界之间，正如 《异次元
少女失踪事件》（２０１５）所描绘的；或者发生
在平行世界之间，正如 《罪恶双生灵》 （Ｅｖｉｌ
Ｔｗｉｎｓ　Ｓｐｉｒｉｔ，２０１６）、 《二重身之双重恋人》
（Ｄｏｐｐｅｌｇａｎｇｅｒ，２０１６）、《机器魔偶》 （２０１７）
等所描绘的；或者发生在艺术世界与现实世
界之间，正如 《二次元侦探》 （２０１６）等所描
绘的。
（三）异源：作为超身份的外星人
外星人至今为止仍然只是某种假定性存
在，我们既不知道其确切的来源，也不知道
其具体的形态。尽管如此，他们却一再出现
在科幻电影中。我们不妨将他们想象为现有
科技手段探测范围之外的超性存在物，以地
外星球为家园 （“异源”）。外星人倘若早就
来过地球，那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或
者说遗传物质就保留在作为其后代的人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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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星人倘若目前正潜伏在我们当中，那
就有可能正张大眼睛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外星人倘若已经 （或即将）接到我们为探索
地外智能等目的而发射的无线电信号，那就
有可能正准备对此作出应答；等等。
中国科幻电影对外星人的身份有不同的
构思。例如，香港影片 《最后一战》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Ｔｅｓｔ，１９８７）描写第四宇宙发展矿场强
迫工人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其中的外星人
实际是地球移民。 《火星宝贝之火星没事》
（Ｍａｒｓ　Ｂａｂｙ，２００９）中来到地球的火星人是婴
儿，不到五岁不能暴露身份。 《妙龄爷爷》
（２０１６）中的外星人是绑架者。被他们抓走的
爷爷托体妙龄女椰椰向孙子示警。《天狼星的
来客》（２０１７）描写了天狼星人７９８的身份转
变。他入侵企鹅公司程序员林一的意识，本
来的目的是获取穿透中国互联网防火墙的通
关代码。但他却爱上林一的同事章千千，改
变其母星将地球人当成纯粹程序的观念，反
过来帮助地球人加密互联网空间。《我的外星
女友》（Ｍｙ　Ａｌｉｅｎ　Ｇｉｒｌｆｒｉｅｎｄ，２０１７）描写外星
女Ａｎｇｅｌａ来地球附身人体，三天内必须更换
宿主。她遇到芭比堂动物医院的单身博士天
意，屡获呵护。尽管她多次转换身份、对他
加以戏弄及欺骗，但天意却对她始终不渝，
甚至不惜舍身相救。她因此体验到母星所没
有的爱情。 《异能觉醒》 （２０１７）描写由外星
监控局派遣的５２８８号猎人江亦远来地球后以
网络巡警身份活动，爱上作为其寄体的林娜
娜。《超能萌女友》 （２０１８）着重写友情。外
星人球球奉命来地球查访并伺机夺取能量体。
她偶然得知能量体在绰号 “四眼”者的身边，
便开始接近他，以其朋友的身份潜伏。《一惊
到底：反斗空城》（２０１８）描写外星人来地球
后附身于人体作祟，但其弱点被发现，就是
怕水。与之邂逅的六位地球青年因此得以逃
脱。但是，这些外星人依靠对这些青年的扫
描所获取的数据将自己转换成人形，在片末
甚至以投资商的身份介入这些青年的事业，
彼此之间的较量并没有结束。
从地球人的角度看，信息科技可以为揭
示外星人的身份发挥作用。不过，这未必是
一帆风顺的。在短片 《Ｘ来信》 （２０１２）中，
公司职员郭赋回家时收到加有红色封印的信
件，按其中的指示在郊外搭帐篷守了数日，
终于拍到外星人视频并上传。虽然视频引发
热议，但无人相信内容为真，令他很失望。
后来省林业厅决定奖励他２００万元，但他不
领，将手机拆开，扔在草丛里，离开这座城
市。也许，要想让混迹地球的外星人暴露其
身份，只有诉诸专门化的设备。在短片 《十
二星座发财梦·水瓶座我信》 （２０１２）中，天
体物理学专业学生陆琪琪常说外星人真的存
在，但只有蛋糕店服务生阿杰信她。阿杰馈
赠专门研发的手机让她拍外星人降临的情景。
她向老师和同学证明了其言不虚，发现天空
奇景和阿杰端给她的饮品表面 “离别”图形
相似，悟出阿杰是外星人，赶回蛋糕店，只
看到阿杰在地上留下的红色符号。
外星人和信息科技的关系相当复杂，至
少包括如下类型： （１）外星人因为见到地球
人的通信系统而形成相关印象。例如，人偶
动画短片 《朵朵》（２００７）描写外星男孩朵朵
来到地球，最先认识了Ｆａｎｙ姐姐。她整天拿
着手机，等待一个会给她带来幸福的人来电
话。 （２）外星人的到来影响地球人的通信系
统。例如， 《异兽来袭》 （２０１７）描写外星怪
兽来袭时某歇业滑雪场手机没信号，电话打
不通。它首先袭杀在山林间维修线路的两个
工人，然后攻击游客下榻的别墅。 《机甲前
线》 （２０１７）也有外星人入侵导致人类手机、
电视均无信号的描写。 （３）外星人利用地球
人的通信系统。例如，在音乐短片 《星知我
心》（Ｉ　Ｋｎｏｗ　Ｕ，２０１２）中，外星人因一起从
事手机摄影等活动而和北京某厨师相恋。《不
可思异》（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２０１５）中的外星人小石
头 （即也行）不会说人类语言，却能用手机
微信与接待他的几位中国青年沟通。《国民女
团》（２０１７）描写外星怪兽来地球后变形为美
女，组织艺术团，想通过全球直播演唱来征
服人类。她们通过手机来寻找助理。在 《一
惊到底：反斗空城》 （２０１８）的结尾，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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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起地球人的手机来。 （４）外星人误解地球
人的通信系统。例如，在 《疯狂的外星人》
（Ｃｒａｚｙ　Ａｌｉｅｎ，２０１９）中，人类宇航员扎克拿
出手机自拍杆，想要网播自己与外星来使交
换信物的过程，但拍照时有闪光，大个子外
星人认为那是武器，弹手指发力，扎克因此
翻滚坠下。反过来，地球人也可能对外星人
产生误解。例如，在 《坑蒙拐骗外星人》
（２０１８）中，刘童的手机掉在现场，被外星人
捡起玩弄。土豆村的人因此将外星人当成地
球人，责备他： “让你装外星人！”以上所说
的信息科技仅限于地球人的通信设备。实际
上，外星人既然有本事来到地球，必然拥有
相当发达的信息科技，建设了为之服务的通
信系统，但相关科幻电影为数较少。
外星人如果向地球人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那会怎么样呢？短片 《晴爱物语之再见火锅》
（２０１３）有近于荒诞的构思。火锅突然消失，
空气中火锅味下降，导致许多人昏迷。报社
记者杨挺获悉此事是外星人作祟。外星卧底
李志超因爱上火锅而倒戈，要杨挺毁灭他，
说这是挽救危机的办法。杨挺经过犹豫照做，
拯救了世界。
以上所说的时间旅行者、空间穿越者和
外星人基本上是幻想的产物，其共同特征是
异度性，即存在于异辰、异域与异源。他们
如果真的因为某种机缘进入我们所在的地球
时空，那么，便对现有的身份系统构成了严
峻的挑战，因为迄今为止任何国家的法律都
没有关于这些异度来客身份的界定，其权利
和义务都无从谈起，地球人难以和他们进行
恰当的互动。正因为如此，科幻电影的相关
描写具备未雨绸缪的作用，可以使人类对相
关情境做好心理准备。
结　　论
从超常人格、超常技术和超常时空的角
度对科幻电影中有关超身份的描写加以分析，
可以揭示它们与信息科技的关系。实际上，
“超身份”这一范畴也可用以分析科幻电影本
身的社会定位。作为电影类型片，科幻电影
不仅拥有常规意义上的身份 （主要是指活动
图像艺术），而且拥有超身份，即充当科技、
艺术与社会互动的纽带。它不仅像一般电影
那样引入科技以增强艺术表现力、扩大社会
影响力，而且将科技本身当成参照系、描写
对象与反思对象，在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
引导公众深入思考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以便使之更好地为人类谋福祉。这也正是我
们围绕超身份对科幻电影有关信息科技的描
写予以探讨的目的所在。就创意而言，有必
要区分相对于 “超身份”的 “超级身份”。后
者在西方电影中颇为常见，如超级英雄、超
级反派等。如果说超身份定位于信息科技所
支持的后现代身份的话，那么，超级身份则
定位于被异能想象夸张了的传统伦理身份，
例如，超级英雄是具备超能力的正义象征，
超级反派则是拥有超能力的邪恶象征。他们
之间的较量和转化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相关
电影因此发展成为特色鲜明的类型片，经常
成系列地上映，其中有些因为包含较丰富的
科技想象也被认为是科幻片。相比之下，中
国虽然有不少着眼于超身份的科幻片，但相
关构思因为过于看重流动性、混杂性和异度
性而不易给观众留下清晰印象；虽然也有影
片关注超级英雄、超级反派的塑造，但这些
人物从总体上都给人弱弱的感觉。如何处理
好身份的流动性与稳定性、混杂性与单纯性、
异度性与同态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问题。
〔责任编辑：陈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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